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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一碗茶（小小说）
□红墨

人生奋斗的主战场(散文）
□朱新建

建党百年 奋斗有我
我来到永康，至今已 22年了。

22年来，我走过永康的山山水水、角

角落落，目睹了永康的沧桑巨变。记

得刚来时，永康还没有几十层高的大

楼、五金城二期及新第一人民医院

等，一切都显出百废待兴的模样。在

我看来，当时的永康就是一个比我家

乡还小的县城，但这里遍地的小五金

足以让我惊叹不已。最终，我被这里

好客的人们和繁荣的营商环境深深

吸引，便决定留下来。

起初，我在一家电动工具厂从事

喷漆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有时两班

倒做到通宵，但我毫无怨言，脏活累

活抢着干，四个月后被提拔为车间主

任。后来，我发现自己和公司经营理

念、管理方式不合，就离开了这家公

司，进入了防盗门行业，一直干到现

在。刚开始我做操作工，为了尽快掌

握钣金车间每道工序的结构和工艺，

每天别人下班了，我还拿着纸笔在车

间一边量尺寸一边画图，很快我就掌

握了钣金车间的工艺标准。就这样，

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学会了防盗门

从剪板到装配20多道工序的专业技

能。因此，我的工作岗位也由操作工

变成了车间主任、质检部部长。而这

期间，我自学了CAD设计，因此，工

作岗位又变成了厂长。员工之间发

生了有关质量的争议或者纠纷，都喜

欢找我去处理。

记得 2008 年金融风暴席卷全

球，老板正要转让工厂，我说办企

业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做好，有了好

的产品就不怕没销路，保证“人无

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新”。在我

诚恳的劝说和坚持下，老板打消了

之前的念头，企业得以继续维持下

来。那年，我为了开发新产品，经

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以

至于患上了糜烂性胃溃疡，而且经

常头痛发昏。医生说，这是因为我

缺乏休息和用脑过度。但这并没

有让我停下脚步，我依然忘我地工

作着。最终，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开发出四五款新产品，产品一经推

出就受到市场认可和客户的青

睐。很快，我所在的企业起死回生

走上正轨，一些外贸公司纷纷找上

门来，一时间，产品供不应求生意

火爆，一车车质量优良的产品源源

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和美国、俄罗

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第二年，

老板就购买地皮建造了更大的厂

房。

防盗门是永康最大的支柱产业，

因此，它在永康的经济建设中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2003年，我曾在

企业报撰文，提出防盗门的发展趋势

是高附加值和智能化，倡导防盗门行

业要创新取胜。后来，我又参与了全

国各类防盗门名称的确定和防盗门

国家标准的制定。很荣幸，我和同行

们共同见证了永康成为全国最大的

防盗门生产基地，防盗门行业的经营

理念从粗放型到精细型，产品从单一

化到多样化，从简单到高附加值，一

直发展到现在的智能物联系列。

由于我一直从事防盗门行业，接

触的同行特别多。在我当厂长的15

年间，经常有外省和国外防盗门企业

找到我，想让我加盟共谋发展，但我

不为所动。我在永康工作期间，与永

康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永康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永康人民一起为

永康的经济建设助威呐喊添砖加瓦，

为永康美好的明天共同奋斗着。我

已成了半个永康人。

22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全国人民

共奔小康的大好形势下，永康已站在

时代的潮头，先后被评为国家卫生城

市和全国县级百强市，先后拥有了

“中国五金之都”“中国门都”“中国口

杯之都”和“中国休闲运动车之都”等

的美称。每年一次的“五金博览会”

和“门业博览会”更是吸引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的名商巨贾前来参观洽

谈。我为永康能有今天的成就而高

兴，也为这个成就有我微薄的一份贡

献而自豪！

22年来，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

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暮年人。我

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

永康，这里有我流过的血汗和泪

水。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相应的

回报，通过在永康的劳动，我供养两

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还盖了新房，买

了轿车。我的一些文章被《永康日

报》发表，有的曾在永康企业讨论会

上亮相，有的曾引起有关领导的高

度重视。但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在永康这个大家庭中得到了锻炼

和成长，学到了永康人民身上吃苦

耐劳、乐于奉献、善于经营、勇于进

取的可贵精神。这是我人生当中一

笔最大的精神财富。

茶亭子用四根松木支起，顶上铺

一层油毛毡，再压上厚厚的稻草。里

面置一木桌、两条长凳。木桌上摆一

把泥壶，一个盆子里盛着清水，泡着几

只白瓷碗，桌子角边有只洋铁碗。靠

路边的一根木柱上挂一块纸板，上写：

一分一碗茶。其实是一碗白开水。

路过的男人大多是进山买木材

的，歇了独轮车，进茶亭子，从盆里捞

出一只白瓷碗甩了甩水渍，抓过泥

壶，倒一碗凉茶，在长凳上坐下，脱去

一只草鞋，一条小腿支棱在长木凳

上。慢悠悠喝完茶，身上的汗珠被吸

走了，便从怀里挖出一个汗渍渍的布

包，从零零碎碎的钱里捡出一枚一分

的硬币，“叮当”丢进那只洋铁碗里，

然后继续推车赶路。有自带水竹筒

的，也要进茶亭子里歇歇脚，喝一碗

凉茶。瘸婆的凉茶清甜，从舌尖一直

甜润到胃底。

瘸婆是天生的罗圈腿，男女老

少没大没小地叫她瘸婆。瘸婆从不

守候那把泥壶，也不在乎茶客有没

有在洋铁碗里扔下一分钱的硬币。

她整天在茶亭子后的屋里编竹筐

（老伴上山砍竹子、扛回家剖竹子），

泥壶里的凉茶没了，瘸婆便摇摇摆

摆地出屋，用缠着黑兮兮胶布的手

拎起泥壶，进屋里灌满凉茶，又摇摇

摆摆地出来，也不瞟一眼洋铁碗，又

摇摇摆摆地进屋忙活去了。有时茶

客一拎泥壶感觉轻轻的，晃了晃，朝

茶亭子后的屋里喊：“瘸婆——壶底

干旱了。”瘸婆便摇摇摆摆地出来提

壶添水。

泥壶里的凉茶没了，洋铁碗里却

没有几枚硬币。过客甲喝了两碗凉

茶，只扔进一个硬币。过客乙看在眼

里，心里犯嘀咕：你喝了两碗凉茶，为

啥只扔一个硬币？我喝一碗凉茶，自

然不用扔钱了。过客丙愤愤不平:你

们喝凉茶不投币，我干嘛要投币？瘸

婆不知真相，我干吗装好人呢？渐渐

地，茶客都不往洋铁碗里扔硬币了。

后来，那只洋铁碗和那块写着“一分

一碗茶”的纸板没了踪影。

茶亭子，在；木桌，在；长木凳，

在；泥壶不在了。几天后，泥壶又出

现在木桌上了，纸板重新挂上，不过

上面写着：免费喝茶。

路过的人喝了茶，抹抹嘴，抬头

瞧瞧纸板，手伸进怀里，又空手抽出，

说：“茶婆，谢谢您的茶！”从此“瘸婆”

改称“茶婆”。也有茶客唤她“阿庆

嫂”，另有茶客立马反对：“阿庆嫂年

轻、漂⋯⋯（“亮”字没说出来，急打

住），她老伴也不叫阿庆，叫阿喜。再

说，你也不是郭建光、我也不是胡传

魁、他也不是刁德一⋯⋯还是唤她

‘茶婆’适合。”

茶婆乐呵呵地答不用谢，反过来

谢谢茶客。“不用谢”的意思是，自家

的院子里有口井，水吊上来便是；木

柴嘛，老伴会从山上砍来，不用花钱

买。再说不动动身子，身子骨会发

霉。反过来“谢谢茶客”的意思自然

是唤她“茶婆”！从“瘸婆”到“茶婆”，

是从地面到天上的距离，宛若发射卫

星。

现在，茶客喝一碗茶便唤她数声

“茶婆”。泥壶干旱了，便朝她喊：“茶

婆，茶婆，没茶啰——”唱戏文似的。

茶婆就故意慢几步出来，好多听几声

“茶婆”。

以前“一分一碗茶”时，哪有这份

客气、亲切、甜美呢？是要“一分一

碗”，还是要“茶婆”呢？显然是后

者。茶婆在屋里编竹筐，腰酸腿麻

时，便坐到茶亭子里，享受茶客们亲

切地唤她“茶婆”“茶婆”“茶婆”的那

份喜乐。

过了些时日，路过一个大胡子男

人。大胡子男人进茶亭子，喝了一碗

凉茶，抹抹大胡子说：“不给一分钱，

咋好意思走呢？”他便寻来那只洋铁

碗，摆回木桌上，挖出怀里汗渍渍的

布包，从零零碎碎的钱里捡出一分的

硬币，往洋铁碗里一扔，说：“叮当

——多好听的声响呀！”接着，他又从

自己的独轮车上拿来一块木板，用黑

漆写上：一分一碗茶。油漆未干，木

牌子挂在茶亭子原先挂牌的位置上，

晃晃荡荡。

当天就有茶客叫她“瘸婆”。

瘸婆赶紧换下牌子，重新写上：

免费喝茶。

家族史
（外一首）

□育邦

布谷鸟的召唤，占据

寂寥天空。

看不见的祖父，躺在玉米地，

倾听大海的涛声。他梦到一场雪，

梦到一个失踪的人，一个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荆棘连着长夜，向日葵

隐退在晨光中。

天地归零，

日晷是多余的。

他高迈鹤腿，穿行在

绿色的罅隙与激流之间。

流星低吟，漫长的黑夜。

他知晓土地的真相。但从来不说。

它属于梦。

瓜果，童年，清贫，生长出

一个有限的家族。

我可以看见父亲，

他在鹧鸪低飞的草丛里，

继续做梦。

他梦到一场大火，

烧毁他的庄稼王国。

他梦到一场大水，

催生他的花园。

腐朽的时光中，

他们相遇，乘船，

带着我⋯⋯

前往大海，寻找遗失的

另一个孩子，一个梦想。

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我赤脚

在沙滩行走，走向你

鲸鱼跃出海面，为你吞食

中年的黑暗

海豚长着一张婴儿的脸

眨着眼睛，对你微笑

木船，在银光闪烁的飞毯上

犁过贫乏的岁月

拂晓，你含泪

从冰块的巢穴中现身

飞向生与死的丛林

林间，涌荡着植物般的歌声

给予世界以轻微的劝慰

大海深处，七弦琴

悠然响起，摒弃繁华的谎言

劈开海水的墙壁，纯真山谷

在春天的雨水中苏醒

我从大地上来，我走向你

你从大海中来，你走向我

拨开悲悯的尘埃

我们在多年后相遇

我们互不相识


